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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认同视域下大瑶山博物馆群考察与研究
蔡荣湘

（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

摘要：在审美认同视域下，通过对大瑶山博物馆群考察，本文试图研究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模式及其展现的审美力量，追问

大瑶山博物馆群如何体现大瑶山瑶族文化身份的各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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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

（一）“1+5”生态博物馆的审美建构模式

大瑶山博物馆群主要位于“世界瑶都”金秀瑶族自治县，其

建设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21 世纪以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先

后建成了金秀瑶族博物馆、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盘瑶生态博

物馆、花蓝瑶博物馆、金秀坳瑶生态博物馆、茶山瑶生态博物馆、

山子瑶生态博物馆等博物馆。由这些博物馆所构成的博物馆群美

轮美奂地展示出大瑶山瑶族的族源迁徙、生态环境、人文特色、

审美生活等主题内容，呈现出“世界瑶都”的审美形象。从美学

视域审视，大瑶山博物馆群最大的特点是由 1 个大瑶山自然生态

博物馆和 5 个大瑶山瑶族支系博物馆所生成的“1+5”生态博物馆

的审美建构模式。“生态博物馆是法国博物馆学界于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种新型博物馆理念。与传统博物馆不同，它反对将

藏品静态收藏于异地建筑中，而是主张将文化放置于原生地进行

整体性的活态保护、展示与培育，并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可

持续性发展。”“1+5”生态博物馆审美建构模式基于大瑶山瑶族

共有的审美文化特征，将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文化放置于

大瑶山中进行生态审美，自然有序地彰显了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身份。在大瑶山博物馆群中，

不难看到广泛的大瑶山瑶族文化原生地及其文化的持有者将瑶族

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民俗表演道具等文物进行整体性的活态保护、

展示。此举饱含着大瑶山瑶民的人文关怀和发展旅游经济的愿景，

促进了大瑶山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审美建构：民族审美认同的审美力量

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是大瑶山瑶族审美心理结构的形

成过程。通过整合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文化于一体，以金

秀瑶族博物馆为中心，大瑶山博物馆群通过顺应大瑶山瑶族五大

支系审美文化的差异，不断地呈现出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审美文

化的意义与价值，不断地丰富大瑶山瑶族的审美心理结构。事实上，

如不置于以金秀瑶族博物馆为中心的宏观对比视阈下，大瑶山瑶

族五大支系中的任何一个支系博物馆往往难以把握其本支系审美

文化的全部意义和价值，更难谈论大瑶山瑶族审美文化的全部意

义与价值。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中的任何一个支系只有在不断地

欣赏与被欣赏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建构与被建构，不断地把握本

支系及大瑶山瑶族审美文化的意义，不断地逼近本支系审美文化

的本真。由此可见，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建构是在本支系

与大瑶山瑶族整体的相互作用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不可否认，大瑶山博物馆群审美建构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于

达到瑶民人格与道德的完善。作为重要的审美场域，免费开放的

大瑶山博物馆群使得越来越多大瑶山瑶民走进馆内接受审美教育。

大瑶山瑶民渴望通过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活态的瑶族审美文

化来与历史、传统对话，涵养审美能力，完善人格与道德。从展

示大瑶山坳瑶石牌所蕴含的伦理美，到展现大瑶山花篮瑶吊脚楼

旁以歌传情所洋溢的浪漫审美情趣，通过还原种种生动的审美情

境，大瑶山博物馆群巧妙地揭示出大瑶山瑶人作为“审美的人”

的思想。此思想根植于“美的灵魂”，充实于理性与感性的调和，

而丰富于爱美爱知的文化形式，而这一点在流行以歌传情的大瑶

山瑶族传统社会里体现得尤为明显。将这种审美思想放进大瑶山

博物馆群进行传承，伴随着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建构进程，大

瑶山瑶族越来越倾向于赋予大瑶山博物馆群传播瑶族文化、传承

瑶族文明的历史使命，期待大瑶山博物馆群成为促进民族审美认

同的审美力量。

二、文化语境下的审美认同现象

文化语境最早由马林诺夫斯基提出。文化语境主要是指“影

响审美沟通的种种符号表意系统”及“言语交际参与者所处的文

化背景”。此社会文化背景分为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借用“文

化语境”概念来审视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现象，不难发现，

审美认同问题的追问受到文化语境的影响；具体而言，审美认同

受到文化习俗、文化规范的影响。从传统文化语境到生态文化语

境的变化，文化语境对审美认同变迁的影响呈现出流动性特征。

（一）传统与依恋：作为文化身份标识的审美认同

大瑶山博物馆群是对大瑶山瑶族传统文化进行审美认同教育

的特殊资源和阵地。将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现象放置于传

统文化语境之中审视，本质在于揭示传统文化展品与审美主体之

间的审美关系，重心则在于彰显传统文化展品对于审美主体文化

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

考察大瑶山博物馆群，无目的地审视其传统文化展品，从古

老的石牌制度、神圣的跳盘王、多彩的瑶族服饰等一一掠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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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展品无不体现大瑶山瑶族对传统文化怀旧式审美认同情感。

无疑，大瑶山博物馆群的传统文化展品成为一种审美认同的对象，

不是由于它的既定性，而是由于这些传统文化展品悠久的历史便

可使审美主体不加思索地作出某种美感上的认同。换言之，作为

传统文化展品的审美场域，大瑶山博物馆群本身就能激发审美主

体对传统文化的审美认同情感，如此被激发出来的审美认同情感

不仅出于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而且出于对传统文化范型合乎

规范的审美确认。审美认同情感的产生通常并不是对某个特殊的

传统文化展品有着特殊的依恋，而是对传统文化范式有着古老性

的依恋。毋庸置疑，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统文化展品合乎

大瑶山瑶族传统文化规范是不言自明的。审美主体对大瑶山博物

馆群所展示的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形成审美认同情感。而这种传

统文化的特质，在审美认同的生发过程中往往内化为审美主体的

文化身份内涵，成为审美主体区别隔于其他个体的身份标识。

瑶民对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心理可以如此解释：他们

认同“世界瑶都”传统文化的权威，“世界瑶都”是瑶民的民族

文化中心，“世界瑶都”的民族文化中心地位要部分归于它的传统，

它不仅仅有合乎情理的传统文化范型，还有一个美丽的有意蕴的

文化形式，如优美的黄泥鼓舞形式。如不是有一个美丽的文化形

式，瑶民对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认同便不会如此广泛。由此可

见，大瑶山瑶族文化区域要维持“世界瑶都”的民族文化中心地位，

只有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还是不够的。民族文化中心不仅要求有悠

久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构成其正统性的一部分，还要求有典型的审

美形式以散发出魅力的光晕。

对异地观光游客来说，位于穷乡僻壤深处的大瑶山博物馆群

能够成为其审美认同的对象，某种程度在于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

统的审美生活比当代的审美生活更为淳朴，更能给人带来一种情

感上的愉悦和精神上的安慰。对那些厌倦了当代喧嚣尘上的审美

生活的游客来说，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抱朴归真的传统审美

生活是为人所憧憬的。有时，这种由憧憬而转化的传统审美认同

仅仅是价值情趣的，而无涉行动规范。毫无疑问，游客对大瑶山

博物馆群抱有传统审美认同感，来源于许多审美需要。部分因为

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传统审美生活更宜于激发其成为艺术家

的创作灵感。部分因为他们必须接触传统文化，以满足他们对神

圣或诗意的渴望。部分因为他们在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文化

展品上发现有用的美德。还有部分因为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处的生

态文化环境更宜于人的身心健康。

（二）生态美：与生俱来的审美认同感

大瑶山博物馆群所展示的大瑶山生态文化是大瑶山瑶族族群

在大瑶山独特的生态环境中特殊的生存方式，它凸显由大瑶山独

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瑶族文化个性特征。

不同于以书面的抽象艺术符号为主要手段的艺术教育，大瑶

山博物馆群是以丰富多彩的大瑶山实物标本为基础，通过陈列展

览进行直观的生态审美教育。因此，可以看到，大瑶山自然生态

博物馆充分利用大瑶山陆栖脊柱动物标本、大瑶山植物标本、大

瑶山生态环境展品等文化资源，透过大瑶山生态审美情境的营造，

让审美主体置身于大瑶山生态场景中。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艺

术化地展现大瑶山茂盛的原始森林、种类繁多的稀有生物及其赖

以生存的栖息环境，为审美主体提供了真实的生态审美文化经验，

使审美主体真切地体认大瑶山生态文化的美感，催生出审美主体

对大瑶山生态文化的审美认同感。认同的本源即认同感的来源，

它往往是以美的本质来考虑的。审美主体对大瑶山生态文化的认

同，往往首先认同大瑶山生态文化的美质。自然生态为人所依赖，

人所创造的文化表现自然生态的美。人的审美价值和自然本体价

值有机融合则形成生态文化的审美向性。在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

馆，各类生态文化展品所显露出大瑶山自然环境的美好状态，折

射出大瑶山瑶族及其生态文化的审美向性，成为审美认同感的直

接来源。

置身于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审美主体只有思考大瑶山

生态文化展品的存在，生态文化展品所具有的民族性、生态性、

审美性才会得以体认，大瑶山生态博物馆生态文化展品的生态

美才会得以显现，大瑶山瑶族的审美向性才会得以注意，进而

揭示大瑶山瑶族对自然生态抱有与生俱来的审美认同感，阐明

大瑶山生态文化的审美性。从对大瑶山生态博物馆的描述、分

析和解释，不难得出结论，使得生态文化展品之所以美是在于

生态文化展品民族性、生态性、审美性的相互生发。在生态文

化语境下，审美认同的本质是审美主体将民族性、生态性、审

美性置入生态文化展品中。不通过描述大瑶山的一草一木，也

不通过考察大瑶山动植物的价值，而是通过面前的生态文化展

品，大瑶山生态博物馆得以告诉审美主体大瑶山如何生态美、

民族美、文化美。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的生态文化展品不过

是器物，然而，大瑶山瑶族的艰辛、淳朴、浪漫、爱美等却从

中显露出来。这些生态文化展品归属于大瑶山，并在大瑶山瑶

族的精神世界得到保存。正是在这种保存的归属关系中，大瑶

山瑶族审美认同感得以居于其中。

进一步考察大瑶山生态语境下的审美认同现象，不难发现，

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并没有凸显大瑶山瑶族的民族文物，它更

多陈列的是丰富多彩的大瑶山动植物标本，让大瑶山瑶族在优美

的自然环境中现身，凸显大瑶山瑶族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审美

关系，展现大瑶山瑶族美丽的生态审美形象。正是通过大瑶山自

然生态博物馆，各种生态审美关系被聚拢，在此聚拢过程中，民

族与自然生态、文化与艺术、诗意与浪漫，获得了作为大瑶山瑶

族存在的审美形态。这种敞开的审美关系所决定的广泛的审美领

域，正是大瑶山瑶族所认同的审美世界。大瑶山自然生态博物馆

敞开了一个大瑶山瑶族认同的审美世界，又使此世界的审美认同

现象回归到大瑶山瑶族的文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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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表征下的审美认同现象

霍尔认为：“表征就是借助语言生产意义。”在此，“语言”

一词“具有概括性和广义性”，“任何具有某种符号功能的，与

其他符号一起被组织进能携带和表达意义的一种系统中去的声音、

词语、形象或客体，都是‘一种语言’”。由此可见，大瑶山瑶

族诸多审美客体如黄泥鼓舞、石牌、跳盘王都是“一种语言”。

这些“语言”—审美客体被组织进能表达意义的大瑶山博物馆群，

生产出体现大瑶山瑶族文化身份和审美认同的各类意义。

（一）意义的生产与争夺

“意义是被生产出来的，而不是固定于事物之中的。”大瑶

山瑶族文化表征的涌现本质上是在生产和争夺意义，抑或是在生

产与争夺文化身份、审美认同。大瑶山瑶族文化表征的涌现及大

瑶山瑶族对其进行审美认同离不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

已经参与到当地审美文化生活这一事实。大瑶山瑶族文化表征赋

予大瑶山瑶族族群对大瑶山瑶族审美认同的认知，而这种审美认

知往往通过艺术方式进行强化。例如大瑶山坳瑶支系认为黄泥鼓

舞是其本民族重要的审美表征符号，足以让他们实现对当地壮、

苗、侗等少数民族的文化区隔，强化他们的文化身份、审美认同。

在上下古陈屯、罗运村做田野调查发现，这种文化区隔分为两方

面进行。对外，这些坳瑶聚居地地方都成立了坳瑶群众业余黄泥

鼓舞队并在区域——国家——国际各个层面上进行审美文化交流。

对内，把黄泥鼓舞等重要的审美表征符号融入其生态博物馆的内

容建设中，对自我与大瑶山瑶族其他支系进行巧妙的文化区隔，

进而通过各类仪式展演和文化展演强化本民族对审美表征符号的

审美认同，其目的皆指向这些文化资本背后所能带来的经济资本。

从内外两方面进行的文化区隔可见出文化身份、审美认同不是先

天给予的，而是一种不断在当下进行调整的自我定位。定义文化

身份、审美认同的审美表征符号是各种各样的，由此生产什么意义，

争夺什么意义，不仅能够看出大瑶山瑶族各支系文化身份、审美

认同的历史建构特征，而且能够看出文化身份、审美认同与经济

利益、文化竞争密切相关。从世界瑶都的审美建构以及大瑶山瑶

族审美文化在当代社会所处的弱势地位来看，大瑶山瑶族完全有

必要利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渠道大力强化和突显自

身的文化身份、审美认同。因为这种努力在文化全球化的情势下

更具有文化对话性和交往理性。

（二）审美认同：文化身份的守护

从美学视域审视，大瑶山瑶族博物馆群是大瑶山瑶族审美创

造的产物，因此仅根据博物馆自身规定而忽略区域民族的审美创

造活动，无法达到博物馆群在审美上的本真。创造即表征，“导

致某物出现，作为显现的事物”。不得不强调，正如大瑶山瑶族

博物馆群的出现作为大瑶山瑶族审美存在的表征，大瑶山瑶族的

守护使得大瑶山博物馆群进入审美存在。对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守

护意味着守护者站在大瑶山博物馆群所聚拢的审美关系中，并被

带入一种审美感知乃至审美鉴赏。对大瑶山博物馆群进行创造和

守护同属于大瑶山瑶族的审美存在，大瑶山瑶族审美认同作为建

构，只有在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创造和守护过程中才是现实的。所

有审美认同现象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表征，在本质是诗意的。“诗

意并非漫无目的的幻想，诗意的天性是澄明的投射，是让敞开发

生”。而大瑶山博物馆群审美认同现象在根本上就是诗，因其面

向世界澄明投射出“世界瑶都”的审美幻象。

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在共享“世界瑶都”的审美幻象中，形

成审美交流的基础，如此才可以以大致相同的审美方式审视本支

系的审美符号，进而将其内化为符合自身需要的审美文化。当大

瑶山瑶族五大支系把自身审美文化中的各种审美符号解释成一种

人们都可以理解的“语言”，好使人们能把各种审美符号与大瑶

山瑶族审美形象结合到一起，这时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的审美存

在意义可以被表达，“世界瑶都”的审美形象可以顺利地被交流

与分享。在此过程中，大瑶山瑶族五大支系以审美方式内化与外

化所在支系的审美存在，强化了对本支系审美认同、文化身份的

守护。

四、结语

目前审美认同研究越来越关注民族审美文化，特别是关注聚

群式的审美文化现象，例如大瑶山博物馆群的审美文化现象。大

瑶山博物馆群通过集中表现大瑶山瑶族的审美文化，不仅成为大

瑶山瑶族审美形象的重要展示窗口，而且成为大瑶山瑶族不同文

化身份寻求、交汇和叠加的审美场域。既突显大瑶山瑶族审美文

化的“各美其美”来表现大瑶山瑶族独特的文化身份，又彰显“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多元性、共生性、共同性，既是大瑶

山博物馆群正在表达的文化主题，亦是审美认同理论研究关注的

审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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